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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哲人在冰清玉洁的山水灵境中陶养自己一腔真性情，在宇宙时空中
吐纳天地之气而表里澄澈，建立了一片最高的审美境界。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因此，境界的有无、高下，不
仅是艺术价值的有无、高下，也是人格高下的分水岭。
境界非人为。境界在于一种自然的言语吐纳中所呈现出的爱心，一种寻
找家园的回归之路的追问。一代诗仙李白的诗，以其豪放卓绝的风貌著称于
世，但也有一种清丽缠绵的境界。脸炙人口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静夜思》，可以说是通过平静淡泊的语言，
传达出至深至厚的心灵之思。月光如水，轻轻穿过窗户，洒落诗人床前，诗
人短梦初回，被一片清丽月色所动，在恍熔迷离之中，疑为地上冷冷的秋霜。
但诗人最终发现那是一轮娟娟的素月，在碧蓝的苍穹，逗得游子久难成眠。
清秋月魂引起过多少游子思乡的心绪，而对月怀乡、望月思人已经成为
人类千古的艺术主题。李白通过短短的 20 个字，即由观月、感月、悟月到低
头思乡的过程，将月、思和故乡紧密联系起来。在这俯仰之间，容纳了诗人
巨大的情感容量，而使其咏乡情而又超越了这种乡情，由这种空间的感悟而
进人对宇宙时空永恒和生命短暂的深切体悟。
月亮是空间的存在，但似水月华又使人感到“似水流年”的时间存在。
在感悟时间空间的同时又感悟到自我生命的飘逝，这种深切的感悟并没有使
诗人流露出悲观的情调，而将这一切化为一种包容性的“无言之境”。诗人
就在这“月色怀人图”的不尽之言中，把他所感受到的生命体验、家园体验、
宇宙经验、时空体验传达给千秋之后的我们，使我们在与诗人共享这种心灵
交融之境时，获得一种清逸高洁的审美人生境界。
可以说，只有具有广阔的心灵宇宙空间和人间情怀，其诗作才可能具有
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蕴，才可能抵达庄严、优美的澄澈之境。
境界是中国诗人、哲人所追求的一种极高的生命存在状态和艺术存在之
境。境界并不神秘，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与艺术创作和欣赏之中，是值得我
们不断去发现、去提纯、去升华的一种生命过程中的重要素质。
“境界”一词的“界”字最早见于《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
界，栋常于时夏”，《战国策·秦策》说：“从秦王与魏王遇于境”，这里
出现了“境”字。其后，刘向在《新序·杂事》有：“守封疆，谨境界。”
班昭《东征赋》：“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境界已成为一个词，
最初具有土地疆界的含义。而佛经翻译将境界分成三层，即佛境界、根境界、
魔境界，已初步具有了与人精神相关的内涵。尔后，境界说又与《易传》中
“象”的范畴、比兴的说法相联系，传达出一种精神氛围和情感意义的特点，
甚至与神形论、言意论、诗味说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
“境界”的集大成者当是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
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将境界分为“造境”、“写境”、
“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标志着传统的意境论的完成。
“境界”从疆土转化为精神性的存在以后，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
艺术家的修养和造诣，可以称为艺术之境、心灵之境、人格之境；二是艺术
作品所存在的一种氛围、状况，如优美之境、崇高之境、淡雅之境、清新之
境等；三是情感主体之境，如悲欢之境、超迈之境、无言之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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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就哲学的角度看，具有一种灵虚性、主体性和意味性，同时又是主
客体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虚与实的统一，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在中
国美学与文学当中，它形成了一个本体性的概念。就其意味来说，有情境、
物境、心境、化境、造境；就神态而言，有虚境、实境、神境、圣境；就文
学的创作欣赏而言，有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其意味有言外
之意，弦外之思，象外之境。
境界包括了意境，境是境界的简称。可见，境界在中国人的生存与艺术
审美当中，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
境界将人的瞬间存在、宇宙的永恒之道和艺术的“瞬间永恒”之境结合
起来，因此，在我看来，境界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即“自然之境”、“艺术
之境”、“人生之境”。而艺术家的人生哲思和诗人创造的境界可以使人领
悟生命的意义、宇宙的进程和艺术的意味。
人生的真正使命就在于不断地创造生命之境、艺术之境。这种创造是一
种生命的超越过程，是一种化有限为无限、化瞬间为永恒、化实境为虚境的
过程。人通过自我的直觉、想象和体验而与无限沟通，去发现自己生命的本
真含义，面对本真的自我，使境界成为生命的理想之光。
生命创造了境界，境界也创造了生命，创造了诗心、文心和胸襟。有境
界的作品以其夺目的光辉和意境氛围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人，而一代代人又在
这种感动和越超中参与了宇宙生命的创化，使灵魂在生生不息的宇宙中，在
一片澄明中达到主体和主体之间心灵的默契。只有灵虚的胸襟，才能表里澄
澈，晶莹空明。
人只有禀有了境界，才能获得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使自身的
灵与肉摆脱世俗的束缚，而进入永恒和无限的意义体味之中。
艺术只有禀有了境界，才会拥有超越于文字、线条和色彩之上的情债和
一种意义的张力场，使人能迂回静思地回味体验作品的弦外之意，把握那种
真气扑人、境与神会的妙作佳篇。在自然生命中参悟宇宙人生的奥义，从诗
人“望月思乡”中体悟到每个人的家园存在，从而使心灵和世界都得以美化。
自然之境、艺术之境和生命之境是人类永恒而温馨的精神家园。



人生超越之境
  

生命韧性与人格光辉
  

生命是朴素的，然而就在这朴素无华的生命中可以见出人格的光辉，呈
现出不凡的境界。
这种人格的光辉，可以表现为一个人在关键的时候的大智大勇、大慈大
悲，以及整个身心与智慧的闪光，同时也可以表现为处于逆境和困境中的生
命的韧性。尤其是在处于逆境中的生命中，更可以看出“举世誉之而不加劝，
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一情独往，以及“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内在光辉。
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不慎将相当一部分手稿遗失，
近 20 年的心血一朝付诸东流，但他并未被命运的巨大挑战所压倒，而是重新
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写作。又经过暑去寒来的 20 年，他终于成功地重新写
出了这部宏篇巨著，而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当代著名学者金岳霖先生，花了近十年心血，写出了洋洋 60 万言的一部
《知识论》。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时，他一直将它带在身边，甚至在躲避敌
机的空袭而躲进防空洞时都带在身边。但有一次，当他跑入防空洞躲避空袭
时，由于情形危急紧张，在敌机飞走以后，他和大伙儿一起站起来，抖落身
上的灰土，回到自己的住所时，忽然想起那部沉甸甸的手稿竟忘在了防空洞
中。他急急忙忙赶回去，但手稿早已不知去向。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使他
痛苦万分。然而他并没有为这艰难的学术环境和巨大的内心伤痛所击倒，而
是静下心来开始了艰难的重新撰写的过程。又经过了漫长的十年，他写出了
一部全新的《知识论》手稿。在出版前言中，他写下了这段心路历程。可似
说，这种知难而进的生命韧性，是一个学者学术品格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俄罗斯著名作家阿·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魔力》完稿之后，也是不慎
将手稿遗失，但是他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顽强的毅力，在两个月后印刷出
版短篇小说集时，将这部小说重新写了出来。
著名德国诗人海涅，年过半百之后不幸患了中风，眼睛也半失明，但是，
他就在这“床褥坟墓”上，凭借顽强不屈的精神，用口授的方式，继续创作
出大量的作品。这一时期用歌谣形式写成的故事集《罗曼·采罗》等，不仅
没有丧失早年作品的光彩，而且具有了全新的生命体验的深度。
最令人感动的是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著的《金蔷蔽》。在《金蔷
蔽》中，他谈到了关于巴黎清洁工约翰·沙梅的故事。沙梅早年当兵的时候，
悄悄地在心中爱上了一个叫苏珊娜的小姑娘，但是由于自己长得奇丑而没有
表白。多年以后，他们在巴黎邂逅，此时苏珊娜正处于失恋当中，她忆起了
沙梅昔日送她回法国时在船上对她讲过的得到一朵金蔷薇就会幸福的故事，
于是对沙梅叹息说：“如果有人送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那便一定会幸福的。”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从此以后，沙梅就将从手工艺作坊中扫到的垃圾悄悄
地收起来，每天用口袋背回家。邻居都以为这个清洁工疯了，很少有人想到
这些来自手工艺作坊的垃圾中可能带有一点点金屑，因为首饰匠们在进行加
工时必然会锉掉少许金子。沙梅决定要以自己多病的身躯长期坚持下去，一
定要将这大量尘土中的金粉筛出来，集少成多，铸成一块小金锭，然后为他
心中的苏珊娜的幸福而打造一枝金蔷薇。沙梅对此事守口如瓶，他只是白天
收集垃圾，晚上进行筛选。随着时光的流逝，沙梅的病一天重似一天，但是



金屑也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天，沙梅请首饰匠
用这些金粉打制成了一枝美丽绝伦的金蔷薇。但这时候，沙梅开始惧怕与苏
珊娜见面，因为那既是他理想的实现和幸福的高峰，同时又是他生命的终结
——他怕他那干瘪憔悴的形体面对苏珊娜那被金蔷薇照亮的美丽的面容。最
终，这朵金蔷薇并没有送到苏珊娜的手上，因为她早在一年以前已经去了美
国，并且再也不会回来了。沙梅终于倒下了，他沉默着，悄悄地死于尘土并
归于尘土，在他脸上露出了一种笑容。一位作家将这个真实的故事记录下来，
而且在书中写到：“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
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细微的跳动，同样还行白杨的飞絮，
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我们都可以将这些收
集起来铸成合金，然后再用这种合金锻成自己的金蔷薇。”
总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生命中的韧性，有了这种知难而进、不屈不挠
的精神，那普通的朴素人生才具有了一种人格的魅力。透过这种人格魅力，
我们才能看到朴素人生中那金子般的光辉。
   

生命快乐之境
  

在静静的夜静静地读《蒙田随笔》，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为哲人的高
论，更为那宁静的心扉和高蹈的心性而微笑。
蒙田在《热爱生命》中说：人们总是喜欢把生命的时间用“度日”来概
括，其实，坏日子，要飞快地去“度”，好日好，要停下来细细品尝。只有
不懂生活的人，才会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消磨掉，仿佛这
是一件苦事、贱事似的。而我却觉得它值得称颂，富于乐趣。如果我们觉得
生命不堪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那只能怪我们自己。因此，只有乐于生的
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的苦恼。感受生活，体验生活，我才能比别人多享受到
一倍的生活，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我想
抓紧时间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剩下的生命越是短暂，越要使之过得丰盈
饱满。
其实，生命的时间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而每一个人如何对这有限
的时间加以精确利用，使自己的生命过得充实，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从中
国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尽管是在人生的痛苦和悲悯中，仍然能
够发掘诗意的本质和快乐的天性。
孔子一生辗转于各诸侯国之间，理想不得实现，曾经因为长得像阳货而
被围困于陈蔡，断粮七月。但当他与几名弟子共坐，听他们述说各自的志向
时，并没有赞同想为官为相的子路、冉有等人。唯有曾点说道：“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这种
悠然自得的生活向往使孔子不由喟然叹道：“吾与点也！”（我赞同曾点的
看法）。
孔子的“仁”的学说中，博施济众的社会关怀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
在这一著名的带有审美境界的对话中，孔子却给予注重个人精神生活的曾点
以很高的评价。可见，在孔子整个理想人格或理想境界中，精神生活的自在、
自得、适意、畅达的境界是他所孜孜以求的。因此，咏而归的想象，成了人
的内在气象和胸襟气度的表现。
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曾点气象”，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关怀、文化忧



患和道德本位等方面，达到了胸次悠然，而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进入一种
极高的超然自得的人生境界。这种具有自己独立心性见解和自由人生态度的
生存方式，远远超出了常人的境界，也被人称为“高人境界”。
我们可以从 17 世纪评点《西厢记》的大批评家金圣叹自述快乐时刻的三
十三条“不亦快哉”中，看到这位著名学者在快乐的时刻所获得的本真体验。
他三十三境中这样说道：
“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
“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
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塞
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箧中无意忽捡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
⋯⋯
金圣叹的“快哉”均来自日常生活的场景，但可以看出他是那样珍惜生
命，体会生命中每一丝细微的波澜，每一阵触动灵魂的颤抖。据史载，金圣
叹获罪判斩，当那雪亮的刀锋斩向他的颈项时犹呼“好快刀”，围观人听到
声音时，他已身首异处，就好像他死后才呼出来一样。这样一个人，又怎么
会不快乐呢！
现实人生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欢乐安逸时不要沉湎享受，逆境艰
难时不要垂头丧气，要以从容的心境勇敢地面时现实人生，从春天的一丛小
草一只蝴蝶中，从秋日水中流动的月影里，发现美之所在，找到快乐的源泉。
音乐家莫扎特的佚事宛如童话，他与妻子婚后在贫苦的生活中相互慰
藉，感情十分融洽。一个寒冷的清晨，一位友人去拜访他们，看到莫扎特夫
妇正在携手跳舞，因为他们无钱买炭御寒，就以跳舞来暖和身体，在对方明
亮而乐观的眼睛中，他们一定看到了快乐。只有心灵快乐的人，才会享受生
命的快乐，只有生命的快乐，才能让我们感觉到心灵的健全。
人生有很多苦恼，有很多打不开的名缰利锁。人为追求名利而四处奔波，
弄得心力交瘁，心神不定，所以很难体会到生活的乐趣，体会到生命的从容
不迫。在对名利的追逐中，将人生全部事情都手段化，使得自己成为在生命
路途中四处奔走而不知所终的困兽，丧失了生活中闲庭信步的从容。
《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
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惶，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刻，
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
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种寄兴趣于生活过程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
目的行径，体现了晋人那种任性自然、超迈玄远的生活态度。而这正是当代
人所缺乏的境界。
当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在固定的生活轨道中疲于奔命。从小当学
生时忙于考试，快于找工作，成家后忙于生计，生子后又为下一代操劳。在
无尽的繁忙中，人的灵性被湮灭，快乐被剥夺，只剩下忙碌与疲惫。那皎洁
的月亮，在古人眼中蕴含了情、蕴含了思、蕴含了憧憬，但在当代人眼中，
却只是一个布满了环形山的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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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并不是完满的，连美神维纳斯都是断臂的，但那种残缺的美让人如
痴如醉。如果我们对生命能够多一些认识，对生命的快乐有一种切身的体会，
就会更远离功名利禄，更远离凡俗，更去掉躁动不安的心理，而是在生命的
从容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即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境界。
要达到这种高妙超然的乐和境界，需要人们一生去追求。

   
人生幸福之境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
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是人生中令人向往的境界，然
而，这一境界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结果。
卢梭在其名著《漫步遐想录》中说：“假如有这样一种境界，心灵无需
瞻前顾后，就能找到它可以寄托、可以凝聚它全部力量的牢固的基础，时间
对它来说已不起作用。现在这一时刻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既不显示出它的绵
延，又不留下任何更替的痕迹；心中既无匮乏的感觉，也无享受的感觉，既
不觉苦也不觉乐，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到自己的存在，伺时单凭这个
感觉就足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处于这种境界的人就
可以自称为幸福，而这不是人们从生活乐趣中取得的不完全的、可怜的、相
对的幸福，而是一种在心灵中不会留下空虚之感的充分的、完全的、圆满的
幸福⋯⋯只要这种境界持续下去，我们就排除了其他感受到的自身存在的感
觉，得到一种弥足珍贵的满足与安宁的感觉。有了这种感觉，任何人如果还
能摆脱分我们的心、搅乱我们的温馨之感的尘世的肉欲，就更能感到生活的
可贵与甜蜜了。”
卢梭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幸福？也许生活中
人们总是把实现自己的目的作为幸福，但人生中的目的总是不断出现的，满
足了一个目的之后，另一个目的紧跟着就出现了，人就是在这一个个目的中
走向生命的终点。有些人在走到生命尽头时，却发现一生的追逐竟是虚无，
自己付出生命代价所获得的并不足珍贵，因为他的一生只把幸福看作完全满
足自己的私欲，满足一己所需要的东西。也许他曾经感到快乐，但是幸福不
会光临到他的头上，他所得到的只是满足，而不是幸福。
只有当自己为服务于人类群体，通过自己而实现群体的目标，使个体与
群体融为一体的时候，才是幸福；只有当我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深切地感
受到自然之美，并在自然之美中心醉神迷、欣喜若狂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幸
福；只有当我们逃离了功利目的诱惑和尔虞我诈的机心，逃离了随波逐流的
世俗和人云亦云的乡愿的时候，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羁绊，以自由的心灵翱
翔于天地之间，体味到幸福的美妙。
造化并没有把幸福安排为一个永久的状态，它瞬息即逝。
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在不停地流动，白云苍狗，
人世间一切都变幻。人也在变幻。幸福并不是一个可以抓住握住的对象，它
不在机关算尽的精明中，也不在千金散去的享乐中，那种妄想将幸福拴在身
边、永远不肯放弃的人，恰恰离幸福最远。
幸福是一种心境，一种当下生命的体悟。当一个人面对夕阳西下那苍凉
广阔的旷野中一行南归的征雁而心有所动时，当一个人面对玉宇澄明中一轮



清辉、满天星斗而感到宇宙无穷对，当一个人在岁月更替中回望来时的足印
而无怨无悔时，他就感受到了幸福，稍纵即逝的感触却留下了永恒的追忆。
幸福，是在逆境中扼住命运的咽喉，是在顺境中保持安详宁静的心境而
不张狂不虚荣。在艺术欣赏中，在大自然中，在与良师益友的交谈中，在助
人而不求报偿的开阔磊落中，在良知苏醒时，在体会到宇宙的永恒和生命的
短暂，而通过自己短暂的生命去把握这一永恒即瞬间的永恒时，幸福都会涌
现。
幸福不在于对金钱的拥有，不在于对权势的玩弄，也不在于对于外在目
的一桩桩的实现，而在于对生命、本性及社会存在的深切体悟和不断完善自
己、升华自己的过程中。幸福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深切的体会。

   
个体生命感悟之境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年代，学术界尚无定沦。一般以汉明帝永平（公元
58～75）年间，遣使从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的开始，距
今已经两千余年了。
《四十二章经》中有一段极富哲理的话，可以说明生命的感悟之境：“佛
问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日：‘数日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
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饭食间。’佛言：‘子未知道。’复问
一沙门：‘人命在几间？’对曰：“呼吸间。’佛闻：‘善哉，子知道矣。’”
通常人们都以为生命有几十年上百年，有几万个漫长的日日夜夜需要我
们去体味。但是，在理解了天地万物之后，佛即大智慧者却认为生命仅在呼
吸之间，可见生命的短暂。正因为生命的短暂，生与死只在呼吸之间，所以
人生在世不应以享乐和索取为目的，而应以奉献和追求为目的。只有充满生
命活力的无尽的追求，才能使生命处于一种真正的诗意化的状态，一种生命
感悟的境界。
法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写了一本小说《人总是要死的》。
在书中，她通过自己的想象描画出一个因吃了长生不老之药而活了 600 多岁
的人物。这个青年永远保持在自己的青春时期，他不断地与一个又一个年轻
的女孩恋爱，当他结婚以后，他永远保持着青春的语言、心境与行为方式，
但他的妻子却一天天衰老下去，最后老死。于是，他又重复地向新的少女求
爱，当这种情况重复了多次以后，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很无耻，由于他是不死
的，所以他在不断恋爱并在爱情中说尽谎言。他无法感到生命消逝的春愁秋
恨，无法感受到恋人或妻子面对生命的衰朽时的悲哀。因此，在这种不平等
中，在这种生命的透支中，他渴望死亡，因为只有死亡才能给他带来生命的
紧迫感和真正的两心相契，让他感觉到青春的稍纵即逝并进而珍惜生命。相
反，这种无始无终的“不死”的生活，事实上是一种“不生”的麻木的没有
激情的生活。
在呼吸之间的短暂与长生不老两者中，人类选择了短暂。正是面对死亡，
面对瞬间消失的生命，人们才可能奋起而去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使命，才可能
有充足的爆发力和生命力。
尽管生命有几十年甚至百年，但人领悟生命的意义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
瞬间。有些人活了一辈子，但由于外在的功利目的蒙住了他的眼睛和心灵，
使他漫长的一生犹如“迸宝山空手而回”，没有留下任何值得自己骄傲的记



忆；有些人尽管生命非常短暂，却活在自己坚定的信念和不断的进取中，因
而他的每一刻生命都是宝贵的。
俄罗斯一名死囚被判绞刑，还有三分钟他就将被绞死。这个仅仅 20 岁的
年轻人感到短暂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尽头处是一片永久的黑暗。因此，他
突然感到，要用这最后的三分钟好好看一看这个世界，看一看天地人。他先
仰望天空，天是那么湛蓝，云是那么洁净，20 年来他从未感觉天空是如此澄
澈、苍渺、辽远；他又俯看大地，青山绿水，麦田水渠，他感到大地是如此
的丰厚、广阔、美丽；最后，他看了看人群中的父母，为自己流尽了眼泪的
父母显得那么苍老无力。这时，这个青年突然感到了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弥天
大罪，觉得自己空度了这二十余年，想到倘若能让他活下去，他将珍惜自己
生命的每一天每一刻，去努力感受生命的美好并悉心侍奉他的父母。
在绞刑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的时候，大赦令到了，他被释放了。
又过了几十年，这个青年已垂垂老矣，在病榻上气息奄奄。他感到尽管
他当时欣逢大赦，回首往事，他却重蹈覆辙，隐入赌博与诈骗中醉生梦死。
为了获得外在的蝇头小利，他费尽心机，自己的灵与肉都过早的衰老，虽然
他的生命延续了 60 多年。他在临死之前痛切地感到，他的一生中过得最充
实、最有价值的就是临刑前那感悟的三分钟。
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不在于生命的长度，而在于生命的强度，在于生命的
悟性，在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把握。人可以活得很长，但如果他只是活着，
空虚地打发着时光，或者干脆做坏事，那么他的生存就等于死亡。而那些为
最有意义的事而死去的人，却虽死犹生。
这就是不朽与速朽的辩证法。

   
人生的自由超越境界

  
中国式的生命境界，总体上看是一种审美境界，一种心灵境界。这种审
美或者心灵的境界，诞生在人的最充沛、最自由的心灵之中。所以，中国的
人生境界论总是和审美境界论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人的最高境界是与
审美境界合一的。
正唯此，中国的儒学、道家和佛学中的人生境界分别表现为一种“游”
的境界、“淡”的境界和“圆融”的境界，这是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
观念分不开的。就是说，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
把握自己的精神命脉，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的。也可以说，是天地万物与人
的生命直接相通，人与自然达到浑然一体的境地，从而将人生作为审美境界
的出发点和归宿，去肯定人的生命情趣和存在的意义。
中国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合一，深受儒家、道家、佛家三家的影响。
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圆
融之境”。儒道佛三大主流大都洋溢着一种“悦乐”的精神，虽然其所乐各
不相同，但是其一贯的精神不外乎“悦乐”二字。一般来说，儒家的悦乐是
出于好学、讲仁义和群体的和谐；道家的悦乐在于逍遥自在，无拘无碍，心
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佛家的悦乐寄托在明心见性，求得本来的面目而达到入
世出世的和谐。因此，和谐、妙道和圆融是三家的最高境界。
“和”，即中和，中和是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充溢着的物与社会与人的
普遍和谐关系，也就是强调必须消除心和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



一，使得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灌注一种和谐之
美，达到一种中道、中正、中行、中节的最高境界。中和之美不仅是人生追
求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审美追求的最高境界，它表现在关于中庸、不偏不
倚、过犹不及的人格修养和性情之美上，并且，它又强调美善和谐统一，形
神和谐统一等。强调形表现神、神宠罩形，强调尽善尽美、文质彬彬，而反
对那种华而不实或是形胜于神，这就对人生和审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正是
这种“和”的审美理想和人格境界，使得中国文化洋溢着一种和谐柔美的精
神，使人生欢乐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
雅之美。这种美是一种玉的美，是一种温润透明、光辉内敛，如蓝田日暖，
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之于眉睫之前的冲淡绵渺的氛围，一种微茫的意旨，
一种静默闲远的和谐之气。
与儒家相径庭的是，道家强调“妙道”。在道家看来，道与气是宇宙间
万事万物共同的生命本源，它不仅决定着人生命的意义，也决定着艺术境界
的层次。妙是一种化境，一种玄机，一种生命历程中人与自然最奇妙的契合，
是与宇宙相生相化出的辉煌的瞬间。妙是道的本性，也是生命本源的根基，
同样还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审美境界。妙就是生命之道，就是以生命为美、以
生命为善的精神的表现。妙又是一种表现幽虚深远、变化莫测、惟恍惟惚的
神奇，这种玄而又玄的奥妙之道，孕育万有，滋润万物，促成鸢飞鱼跃，山
滞川流，而成为众妙之门。只有达到这样的精神的自由和高蹈，只有这样领
略到生命造化的微旨，只有获得自己生命的审美观照和体悟，才能达到妙。
妙与精神的虚实紧密相关，与事物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相联系，正因为是实中
见虚，虚中见实，虚实结合，才能够妙造自然，而于水月镜花之中，获得玄
妙之道。其实，妙与悟相关。只有有所领悟、有所透悟之生命，才能达到妙
境，才能悟得真如，才能得到慧根。所以，禅宗强调道由心悟，道由悟达，
只有达到这样的瞬间感悟，才能使将生命的律动产生玄妙的意义，并使得人
的生命存在在瞬间被一种全新的意义照亮。所以，妙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一种
完整体认，妙道即对时间的无限和有限的超越，对瞬间永恒的捕捉，也是对
空间广袤的“游”的境界的领悟。
佛家强调“圆融”之境。“圆”是相对于“缺”出现的，因此佛教中强
调的圆融即充满、充足，体现出佛性真如的普遍广大，体现出大道的浩瀚无
边，体现出诗性艺术的圆融充满。生命意义的圆满，犹如佛家所说的月映万
川，就是说万川之月，同是一月，一个月亮幻成了万川之月，一个生命成为
万川之魂。因此，月映万川，表现出“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万
物归一。要达到这种圆通无碍的境界，必在于生命之悟，也就是说要到达圆
觉之境，这也是佛家所说的最高的体悟境界。在禅学看来，圆就是禅，也就
是说，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是冥然合一的。
因此，心本就是圆，只有园融无碍，才能体悟天地之心，才能去妄存真，圆
悟圆觉，才是一种活生生的人的生命活动和最高存在方式，才能达到与天地
一体的圆融禅境，领悟和把握自己的本心。
只有领悟了“和谐”“妙道”“圆融”的精神，我们才能穿越历史的限
定而看到人生自由境界的辉光。

   
生命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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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身人面女妖斯芬克司独踞山口，以一条谜语考问过往行人，凡是答不
出来的就要被她吃掉，如果有人答出，她就将坠下悬崖。那个谜语是这样说
的：有一种动物，早上有四条腿，中午有两条腿，晚上有三条腿，当他有四
条腿的时候，他最柔弱，当他有两条腿的时候，他最强壮，这种动物是什么
呢？
没有人能够回答，于是行人一个个都被斯芬克司吃掉了。终于，一个名
叫俄底浦斯的年轻人回答出来了。
答案是“人”。
斯芬克司女妖只有绝望地坠下了悬崖。
人从动物界挣脱出来，而禀有了一种向上升华、向上升腾的精神。这使
得人最终具有了不同于动物的某种超越性，这种超越性被称为精神品质，或
者说是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即得道。因此，境界首先是一种心灵境界，一种
审美境界，一种人生的自由的状态。
境界并不玄奥，它就在我们的生存当中。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其实，孔子在此已经非常智慧地将人生看作十年一境。
当我们从孩提时代长大，到 10 岁的时候，已经懂得了一些简单的知识，
掌握了一些看世界的基本方法和对自己的体认。15 岁开始立志于学习，到了
20 岁的时候，我们已经获得了自己独立的人格意识和自我反省能力。但我们
还得学习各种知识，学习人与人之间如何交流，学习与自己相处，与社会相
处。所以，只有到了30 岁，人才在这个社会中确立了自己的精神品质和人格
境界。“三十而立”，所谓“立”，就是立志。“四十而不惑”，表现的就
是人到中年以后对现实世界观照的清醒冷静，理智最终将会战胜情感。“五
十而知天命”，即人又经过了一个十年，从不惑走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那
就是体悟了生命的欢乐和死亡的沉重，终于明白了人总是要死的，只有死，
才能使人获得一种升腾的历史意识和时间的感悟。“六十而耳顺”，只有到
了六十以后，人才能真正达到一种心灵的阖合，达到对外事外物的真正宽容，
以及对自己深切的了解。“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0 岁的人已经完整
地把握了天地、自然和生命之道，明白了生命在宇宙中的地位，懂得了自己
一生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的含义和最终将达到的目标，所以随心所欲，所思所
想的一切都不会逾越规矩。
这种人生的十年一境状态，把人生的悲欢交集完整地反映了出来。可以
说，孔子通过生命的十年一嬗变，十年一递进，表明了人总是从幼稚之我向
深邃之我、超越之我不断迈进。而青年时代，正是打下人生基础，使人生境
界变得高、大、宽的重要时期，所以，青年时“志当存高远”，成为整个人
生的起点。
清末大学者王国维也对人生和艺术提出了三个境界，那就是他用非常形
象的方法，诗一般地表现出来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
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这三句话，出自宋代三位大词人的作品而被王国维纳入生命哲学思考
中。第一境界出于晏殊的《蝶恋花》，说明了生命在不断追求的过程中，总
是充满着焦虑的，呈现出一种“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状态。只有将自己



的生命完整地投入事业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才可能达到“望尽天涯路”
的登高远望的处境，所以青年时胸中当存高远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出于欧阳修的《蝶
恋花》，其实即屈原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意思、为
了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为了实现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就必须能吃得苦。孟
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
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有殚思竭虑，孜
孜不倦，犹如热恋中的情人那样不惜一切地去追求，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出于辛弃疾的
《青玉案》，说明达到最高境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此，要抱有一种坦荡
的人生襟怀，“只问耕耘，不间收获”，当你不断地努力，在实现自己目标
的途中倾注着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才会赢得丰厚的报答。如果过分地关注结
果，指望不劳而获，终将一事无成。
可见，不管是孔子的十年一变说，还是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都说明了
生命是一个不断向前、向上升腾和超越的过程，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称为
有意义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真正获得生命的最高境界。

   
生命的四层境界

  
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在于人是有生活的目的、具有生命的时空观念、
知道自己是面对死亡而后生存的。而动物不懂这些，动物是一种自足的、无
知无识的低下的生活，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
这一观念，形成了哲人们对于生命的不同看法。孔子认为：“吾道一言
以蔽之，仁者爱人。”也就是说，仁心是人生命的最高境界。孟子认为，人
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道德，有道德则有高格。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则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过一种正直的生活。”这些看法都相当精
辟，但我还想进一步弄清现代人的生命境界观。
近来，读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的著作，特别令我心灵开朗的篇章是他
的境界论。在冯先生看来，人和禽兽相区别处在于，人是有觉悟的，能够深
切地了解自身，了解宇宙与社会。这种深切的了解，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境
界。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入世、出世和对世界人生的看法不同，便构成了人
们的不同的精神境界，冯先生分为四个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
境界和天地境界。这四个境界正好构成人格境界由低往高的序列。
冯先生认为，如果能够了解人生，人生便有意义，如果不能了解人生，
人生便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人生的意义决定于每个人对于生命的解悟的程
度。比如我们看一座山，地质学家关注于这座山的用途，山下埋藏的矿藏，
他是以一种自然的或者说是功利的境界去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是一个哲学家
或者是一个诗人去看这座山，就会认为山是可游可卧、可以吐纳大气、可以
陶养性情的地方，这样，他得到了一种人格的升华，进入道德境界，或进入
对到宇宙生命意义的认识，即天地境界。人对于自身生命的不同看法，形成
了生命的不同意义，正是由于生命有不同的意义，才使人生有不同的活法，
不同的风采，和不同的生命价值追求。
外于第一个层次“自然境界”中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是按照社会
的习惯，而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做，因此往往表现出两种特点：第一种就是



所谓的天真烂漫，他不懂得为何要这样做，或不刻意追求这样做，他并不明
白某件事情有什么微言大义，所以他并不是自觉地去做某件事情。这种做法，
往好里讲是一种天真烂漫的童心，有一种自然随意的快乐，一种平淡而富于
天趣的生活；但往不好的方面说，就是一种糊里糊涂的、并未参悟生死的界
面，不能了解自我的极限，也没有自我反思的能力，因而是一种处于自发状
态的生存。真正达到天真烂漫、无所驻心是一种超越性的境界；相反，如果
完全是糊里糊涂，丧失了对自我的认识和价值判断，则可能是一种本能的欲
望的生。所以对自然境界要细加梳理。可以说，这是生命境界中最低的一个
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功利境界”。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对人生的了解比自然
境界进了一层，自我的观念变得非常突出，无论是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某
一确定的目的，或是某一层面的功利，为了自己的茶一利益去打算，因此他
们是以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为其目的。但这些人功利心重，有的时
候他们也会为社会服务，为社会做些事，然而他们做事的动机是想藉此获取
更高的回报。表面看来，他们是在服务，但其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小我。所
以，处在功利境界的人，尽管有可能比自然界中的人更清醒，更了解自我，
更参悟生死，但是他们所做的事不是为了社会，并没有大公无私的高境界。
从发展的角度去看，这部分人在主观为自己的同时，也客观地部分地为他人。
他们除了了解自我以外，还了解社会，了解大同。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
是社会的一部分，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因此，在功利境
界的追求中，名和利占了很大的比重，有名无利或者有利无名，都不能使他
们心安，名利双收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
当然，在社会发展史上，这种对名和利的追求有其现实的合法性，因为
对中国古人而言，真正的人应达到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的人
就是建功立业的圣贤，立言的人就是追求大学问和大建树的人，而立功的人
大部分是历史上的大英雄，所以，他们在追求这三不朽时，是利己而不损人
或有益于人，就这一层面来看，仍然是一种功利境界。正因为这种对现实状
态的不满足，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而强调获得某方面的功利，获得某方面
的超越性，才使得人类不在原地踏步，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而保持不向前
迈进的姿态，保持人类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地位，使人类终于成为万物之灵。
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如果破除了一心为自我的私欲，而兼有社会的功
利目的，即建功立业的观点，也可能产生一些美的价值。他们的成就虽然并
非崇高伟大，但是也可以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类，而他们在这种建功立业
的事业当中也表现出一种审美的价值。如天地间的名山大川，奇花异草，作
为自在的存在并没有多高的境界，但当它作为一种英雄托物言志的对象，就
秉有了一种表现志向、表现抱负、表现英雄气质的对象化的美。才人多疏狂
不羁，故多借名山大川的气势和奇花异草的脱俗来抒发自己的襟怀，如屈原
披发行吟于泽畔；英雄多桀傲自负，故多在横槊赋诗、投鞭断流中俯视天下
生灵而获得一种崇高的境界，胜则称王，败则就死，慷慨豪迈，如垓下兵败
的项羽自刎乌江，千载以下仍觉虎虎有生气。冯先生认为，法国拿破仑是欧
洲近代的大英雄，但在滑铁卢之败后伏首就搞，最终退居孤岛，死于牖下，
真可说是一生中的一个败笔，较之项羽“死亦为鬼雄”的气概则远远不及。
所以，功利境界虽说是追求一种生活的目的，但从中已经可以透出一种人格
精神的美，尽管他们处于天地山川之中，但可以天地山川喻其志，就此而言，



功利境界已经比自然境界向上超越了一步。
第三是“道德境界”。进入此境界的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能超越自我的功
利与私心，而出于一种公心，以为社会服务为目的。他们既不贪生怕死，也
不完全为了自己去获得流传千古的大名。他们在功利之上，强调一种无利的
仁、义和天地之大美。他们求利，但是求的是为天下人的大利，他们为我，
为的是天下之大我，即为他。他们最反对的是那种灵肉麻痹的处境，因为他
们觉得，如果对社会人生不觉痛痒，麻木不仁，则是对整个生命的不负责任。
所以，处于道德境界中的人是尽责、尽力、尽心的，他们成就的往往不是一
种自我的小追求，而是可以不顾毁誉，不顾刑罚，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
类的进步而呼号呐喊。他们不是那种浪迹大化之中自我沉醉的人，也不是那
种形加槁木死灰对自身之外的社会毫无观照的人，也不是一味追求美食美衣
赏心乐事的现实生活的人，而是如孟子所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的人，是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处于道
德境界的人，他的行为的价值并不希求他人去评定或褒奖，相反，他们不求
闻达，不求他人知之，不计较别人的说法，而是强调自己合乎本心的做法。
所以，他们能返归本心，大朴无华。
当然，最高的境界是一种“天地境界”。这样的人，是一切皆以服务于
整个世界和宇宙为目的。他们彻底地参透了生死，解悟了道德，淡泊了功利，
从而本乎自然。在他们看来，既无所谓生，也无所谓死，生因为死而灿烂，
死因为生而完成一个完满的句号。他们更了解人不是自我而生、自我而乐，
人生活在世界中，是世界中的人生，是为了世界而生存，为宇宙、为人类而
服务。这种生存就是一曲生命的正气歌，是一种价值的永恒观，是一种知悉
天地万物、明白生命升华意义的大境界。冯先生将此称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打破了肉体和灵魂的隔膜状态，打破了追求现实功利目
的小我之境，同时也打破了那种建功立业、道德自修的高级境界，进入在世
又出世的状态。这种天地境界觉悟和自我反省的价值最高，所以可以和整个
宇宙合为一体，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自觉有一种全新的意义，并且自觉有一
种与宇宙相关的责任，消解并超越了得一德之功、一孔之间的小乐，而获得
天地之大乐。
中国哲学与宗教的主要追求就是这样一种最高境界，但它又不是离开人
伦日用、脱离社会生活的玄想，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是一条漫漫长
途，人就在这路途当中，即在“道”之中，而人之所以能走出自己的路，创
出自己的道，留下自己生命的轨迹，写下自己的人生意义，全凭我们自己对
人生的了解，就是说，迷者为凡，悟者为圣，凡圣在于迷悟之间。
人生四层境界，关键不在于停留在某一个境界，而是不断地由低向高、
由外向内、由迷向悟、由凡向圣迈进的过程。现实社会中有很多利益、欲望
和诱惑，人要战胜自己，战胜那种功利目的和欲望的引诱，使自己具有一种
大同之心。这条路是一条漫漫长途，是非常艰难的路，当然走上这条路，就
是走上了生命的不断的向前延伸的新境界。

   
心灵九境与生命十境

  
人在生活之中，除了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和世俗的生活欲望以外，人还



有一种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超越性的更高的趋动力。因此，人总是在不断地追
问和反省，总是追问伟大的灵魂要用怎样的痛苦来滋养？自己独一无二的人
格将怎样去实现？自己的信仰是否超越了第一层次的功利目的面包含更高的
价值？生命中除了小的欢乐与爱以外，是否还有最完满的爱？人生的一切努
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自身反思和学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当一个人从小立下大志，从小就能够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从小就能够登
高望远寻思天地人生之奥秘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内在就已经提出了一种超
越自我的价值追求，一个不断向上升华的境界问题。这个问题将贯穿整个生
命追问之中。
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
提出了“生命九境”，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中为当代人格的树立确定
了九个境界。生命开始于灵肉活动由外部世界逐渐转向内部世界而达到一种
精神的自觉，而九个境界就是人生攀登的阶梯。
第一境就是对外部世界把握的境界，就是知道外部世界是一个实体，我
也是一个实体，我是万物之中的一个。明白这层道理，就能在外部世界中保
持自己的欲望和求得生存的本能，这一境是其他境赖以发生发展的基础。
第二境是对现实社会的分类，并对不同层面进行感知，可以把现实世界
看成是生物类的、人类的、科学的或者知识性的。这层境界与人类社会的职
业划分紧密相关，它不再把世界看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是看成一个具有
多层次、多维度的不同侧面的世界。
第三境是能够从现实世界中看到一种因果关系，看到一种时间序列的发
展，因此他已经开始把握了世界中某方面的时间观。
第四境是一种自觉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可以感悟到身心的关系和对
空的存在，感觉变得尤其重要。一个人因为主观的感觉而具有了记忆、想象、
情感和经验，对人与人、身与心、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都有一种较深切的把握。
第五境，可以由现实世界进入意义世界，即通过语言文字符号去表现自
己所感悟到的关于文学、逻辑学、数学的话题，甚至也可以通过一些感悟去
把握音乐、绘画等艺术的声形音的维度，进而对文学和艺术中的审美之维加
以把握。
第六境为道德实践境界，也就是说不断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不断升华
自己的人格精神，使自己的人格走向完善，这是通过学达到用，通过对外部
世界的观照而达到道德良知的发现这样一种境界。
第七境是通过知识走向智慧、通过智慧走向心性的境界，因此它既不完
全是现实界，也不完全是认知界、情感界，而是走向了价值存在。这一境可
以说是透过哲学而把握到宗教中的终极价值的一个层面。
第八境则破除了主客观相冲突的关系而走向主客观合一，走向了情感、
意志的统一的境界，甚至是走向了一种大爱，一种对苦难的关注，对心性的
关注，对社会发展的关注的境界。
第九境是最高的境界，即尽性立命之境。“尽性”即尽其主客观的本性，
领悟天地万物之流行，领悟时间大化之序，以心合天，以生命去对天地万物
作出自己的价值承诺。“立命”即是将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一个完善整个世界
的中介过程，是一个智慧圆融、不断创造新价值新境界的过程。
不难看到，唐君毅先生的人生九境其实囊括了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价
值，也注意到了人类文化中人的精神化及人化和化人的重要性。因此，人的



生命，人的做学问和人的爱，是使人走向不断自我领悟、自我反思、自我升
华状态的重要因素。同时，生命中的痛苦是人类灵魂伟大崇高的滋养，生命
的信仰是自己不断超越世俗之我、走向精神之我的前提条件。人生的最后目
的，并不是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的世俗性，而是指向一种生命的大同意义。
进入八九十年代，傅伟勋先生提出了“生命的十大层面及其价值取向模
型”，也可以说是一种当代的人生境界的模型。傅先生是海外著名华人学者，
曾提出“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概念，强调海峡两岸的非政治或超政
治的文化，不断发展中国文化的生成意义。他把文化的发展与人格的境界紧
密结合，从而使他的人生境界说具有了重要的当代意义。
在他看来，生命存在具有十重境界，其意义是按由低往高、由下往上的
不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其生命的十个层面是：
一、身体活动层面；
二、心理活动层面；
三、政治社会层面；
四、历史文化层面；
五、知识贪求层面；
六、审美经验层面；
七、人伦道德层面；
八、存在主体层面；
九、生死解脱层面；
十、终极解脱层面。
一和二合成了最低限度的人的生命存在，即身心及其活动；三到七这五
大层面则是意义探求层面的扩充，包含群体生命所不能或缺的历史文化（内
与外）与政治社会（上与下）等两层生活意义的存在事实，以及关于真善美
价值的种种意义探寻与创造；九与十则是他关于宗教层面的修正，一方面触
及西方基督教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包容了儒道释等东方思想对生命的终
极关怀、终极意义及终极存在所采取的立场。而第八层则是说要彰显个体生
命对于种种价值意义的探求、取向、选择所不可替代的存在的独特性。
这种以十大超越性的境界来说明人不断由物走向精神、由低层次走向高
层次的模型建构，是颇有创见的，起码在群体和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取
向上有轻重高低的层面的准确分极。
康德说过，“人是一种形而上的动物”；雅斯贝尔斯也说过，“人是不
断超越自身的动物”。人就是不断由低级走向高缀，由非意义存在走向意义
存在的个体。所以，他就要不断地拆解关于终极存在的谜底，不断尝试形而
上的追问。因此，每一个人都是通过生命意义的追问去发现灵魂深处的秘密，
去发现灵肉分离中不断挣脱旧我迈向新我的心路历程。
傅先生的生命的十大层面与价值取向的境界模型，是与中国文化重建客
体紧密相关的。或许可以说，人生境界的提高，将有助于中国文化在从传统
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进行文化重建。在他看来，历史文化是生命的第四层面，
它统合着上下的其他九个层面，所以，一方面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
一方面要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尽量吸收欧美日等先进国家的优点，才
可能获得现代化的丰富的内涵。而就身心活动的最低的两个层面来看，从衣
食住行到身心保健，都需要运用这一原理。在政治社会层面，则一方面需要
借鉴一切先进国家的民主法制经验，另一方面要肯定人性的正面效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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